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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芬
伶 

連
續
好
幾
天
的
傾
盆
大
雨
，
平
日
乾
枯
的
山
溝
全
都
漲
滿
了
水
，
好
像
河

流
也
有
了
清
晨
的
甦
醒
。 

校
園
變
成
水
的
王
國
，
渾
濁
的
水
流
靈
活
地
向
前
竄
奔
，
連
山
路
上
也
匯

集
了
一
些
小
水
流
，
蜿
蜿
蜒
蜒
，
錯
綜
複
雜
，
流
向
不
可
預
知
的
方
向
。
雨
後

的
樹
林
有
股
清
俊
之
氣
，
一
如
翻
騰
過
的
心
湖
，
忽
然
平
靜
下
來
，
落
得
澄
澈

清
明
。
路
人
踩
著
跳
舞
的
腳
步
，
跳
過
一
個
個
水
漥
，
臉
上
都
有
好
玩
的
神
氣
。

我
卻
望
著
這
些
水
流
，
怔
怔
發
起
呆
來
。 

依
稀
記
得
有
首
歌
叫
「
小
河
淌
水
」，
以
前
哼
它
的
時
候
，
不
能
明
白
淌

水
的
河
流
如
何
會
引
人
愉
悅
高
歌
。
作
曲
的
人
似
乎
懷
有
不
可
言
宣
的
神
秘
喜

悅
，
曲
曲
在
歌
中
傳
達
，
那
是
令
人
思
想
不
透
的
。 

現
在
，
我
望
著
這
些
狡
黠
的
水
流
，
似
乎
也
能
分
享
那
歌
中
的
神
秘
喜
悅

了
。
試
想—

經
過
漫
長
的
冬
季
，
厚
厚
的
積
雪
慢
慢
溶
化
，
水
流
從
四
面
八
方

流
來
，
所
有
的
河
流
均
漲
滿
了
水
。
那
水
流
啊
！
以
火
山
爆
發
的
威
勢
，
挾
泥

沙
俱
下
；
然
後
，
沸
沸
滾
滾
，
向
東
流
去
；
最
後
轉
為
溫
婉
寧
靜
，
興
奮
地
喘

息
。
鬱
積
一
季
的
熱
情
一
旦
釋
放
，
奔
騰
翻
攪
，
不
可
抑
遏
。 

那
水
流
啊
！
不
知
是
那
座
高
山
上
的
積
雪
？
那
處
梅
梢
的
雪
花
？
那
處

清
泉
的
結
晶
？
那
一
片
窗
前
的
雪
景
？
全
部
到
齊
了
，
帶
著
厚
重
的
泥
土
味
，

以
及
草
木
的
芳
香
，
風
塵
僕
僕
地
降
臨
。
河
流
才
是
歷
盡
風
霜
的
風
霜
化
身
，



他
才
是
永
不
知
疲
累
的
流
浪
者
。
歌
者
於
焉
懷
想
。 

又
如
果
是
幾
朝
風
雨
，
豐
沛
的
雨
水
滋
潤
了
大
地
，
充
實
了
河
流
。
試
想

—

這
樣
甜
美
的
水
流
，
將
使
多
少
草
木
死
而
復
活
？
將
使
多
少
田
地
肥
沃
？
多

少
花
朵
因
而
綻
放
？
多
少
魚
兒
更
加
優
游
？
喜
悅
必
是
不
斷
的
了
。
於
是
，
那

個
首
先
發
現
春
之
奧
祕
的
歌
者
，
滿
心
歡
欣
地
笑
了
，
對
著
浩
浩
蕩
蕩
的
水
流
，

作
出
虔
誠
的
謳
歌
。 

我
也
有
謳
歌
的
衝
動
，
只
是
百
番
苦
思
，
仍
然
想
不
起
那
首
「
小
河
淌
水
」

的
調
子
，
更
不
用
說
是
歌
詞
了
。
或
許
我
記
錯
了
，
那
原
不
過
是
一
首
普
普
通

通
訴
說
河
流
的
歌
曲
？
或
許
根
本
沒
有
這
首
歌
，
「
小
河
淌
水
」
這
四
個
字
是

我
編
造
出
來
的
？
或
許
它
不
過
是
歌
中
的
一
句
，
或
詩
裡
的
片
段
，
也
說
不
定
。

就
算
有
這
首
歌
，
或
許
我
根
本
沒
學
會
也
說
不
定
。
不
過
，
在
這
春
之
末
、
夏

之
初
的
清
晨
，
懷
想
著
一
首
歌
，
委
實
美
得
令
人
困
惑
。 

一
路
走
去
，
仍
然
找
不
到
答
案
，
望
著
那
些
狡
猾
的
水
流
，
我
開
始
感
到

一
絲
絲
煩
惱
。 



困
境
與
扶
擇 

許
多
同
學
應
該
都
還
記
得
聯
考
前
夕
的
焦
慮
：
差
一
分
可
能
要
掉
好
幾
個

志
願
，
甚
至
於
一
生
的
命
運
從
此
改
觀!

到
了
大
四
，
這
種
焦
慮
可
能
更
強
烈

而
複
雜
：
到
底
要
先
當
兵
，
就
業
，
還
是
先
考
研
究
所
？
我
就
經
常
碰
到
學
生

充
滿
焦
慮
的
問
我
這
些
問
題
。
可
是
，
這
些
焦
慮
實
在
是
莫
須
有
的
！ 

 
   

生
命
是
一
種
長
期
而
持
續
的
累
積
過
程
，
絕
不
會
因
為
單
一
的
事
件
而
毀

了
一
個
人
的
一
生
，
也
不
會
因
為
單
一
的
事
件
而
救
了
一
個
人
的
一
生
。
屬
於

我
們
該
得
的
，
遲
早
會
得
到
；
屬
於
我
們
不
該
得
，,

即
使
倪
倖
巧
取
也
不
可

能
長
久
保
有
。
如
果
我
們
看
清
這
個
事
實
，
許
多
所
謂
「
人
生
的
重
大
抉
擇
」

就
可
以
淡
然
處
之
，
根
本
無
需
焦
慮
。
而
所
謂
「
人
生
的
困
境
」
，
也
往
往
當

下
就
變
得
無
足
掛
齒
。 

以
聯
考
為
例
：
一
向
不
看
好
的
假
不
小
心
猜
對
時
分
，
而
進
了
建
國
中
學
；

一
向
穩
上
建
中
的
乙
不
小
心
丟
了
二
十
分
，
而
到
附
中
。
放
榜
日
一
家
人
志
得

意
滿
，
另
一
家
人
愁
雲
慘
霧
，
好
像
甲
，
乙
兩
人
命
運
從
此
篤
定
。
可
是
，
聯

考
真
的
意
謂
著
什
麼
？
建
國
中
學
最
後
錄
取
的
那
一
百
人
，
真
的
有
把
握
一
定

比
附
中
前
一
百
名
前
景
好
嗎
？
僥
倖
考
上
的
人
畢
竟
只
是
僥
倖
考
上
，
一
時
失

閃
的
人
也
不
會
因
為
單
一
的
事
件
而
前
功
盡
棄
。
一
個
人
在
聯
考
前
所
累
積
的

實
力
，
絕
不
會
因
為
放
榜
時
的
排
名
而
有
所
增
減
。
因
為
，
生
命
是
一
種
長
期

而
持
續
累
積
的
過
程
！ 

所
以
，
三
年
後
乙
順
利
的
考
上
台
大
，
而
甲
卻
跑
到



成
大
去
。
這
時
回
首
高
中
聯
考
放
榜
的
時
刻
，
甲
有
什
麼
好
得
意
？
而
乙
又
有

什
麼
好
傷
心
？
同
樣
的
，
今
天
念
清
大
動
機
的
人
當
年
聯
考
分
數
都
比
今
天
念

成
大
機
械
的
高
，
可
是
誰
有
把
握
考
研
究
所
時
一
定
比
成
大
機
械
的
人
考
的
好
？

仔
細
比
較
甲
與
乙
的
際
遇
，
再
重
新
想
想
這
句
話
：
「
生
命
是
一
種
長
期
而
持

續
的
累
積
過
程
，
不
會
因
為
一
時
的
際
遇
而
終
止
增
或
減
。
」
聯
考
排
名
只
是

個
表
象
，
有
何
可
喜
， 

可
憂
，
可
懼
？ 

常
人
不
從
長
期
而
持
續
的
累
積
過
程
來
看
待
生
命
因
積
蓄
而
有
的
成
果
，

老
愛
在
表
面
上
以
斷
裂
而
孤
立
的
事
件
誇
大
議
論
，
因
此
每
每
在
平
淡
無
奇
的

事
件
上
強
做
悲
喜
。
可
是
對
我
來
講
，
每
當
講
師
期
間
被
學
生
瞧
不
起
，
以
及

劍
橋
剛
回
來
時
被
同
學
誇
大
本
事
，
都
只
是
表
象
。
事
實
是
：
我
只
在
乎
每
天

二
十
四
小
時
點
點
滴
滴
的
累
積
。
拿
碩
士
或
博
士
只
是
特
定
時
刻
裡
這
些
成
果

累
積
的
外
在
展
示
而
已
，
人
生
命
中
真
實
的
累
積
從
不
曾
因
這
些
事
件
而
終
止

或
加
添
。 

 



當
蠟
燭
點
起 

在
晦
暗
中
，
偶
然
的
誕
生
在
愛
哭
的
蠟
燭
上
，
那
玲
隴
的
小
火
苗
霎
時
發

揚
光
大
，
照
耀
了
每
一
個
角
落
，
溫
暖
了
每
一
人
的
心
。
看
到
了
希
望
的
光
，

莫
名
其
妙
的
歡
喜
及
雀
躍
於
是
頑
皮
的
在
我
的
腦
中
打
轉
兒
。
蠟
燭
點
起
，
散

發
光
與
熱
；
蠟
燭
點
起
，
散
播
溫
暖
和
愛
，
我
們
要
盡
一
己
之
力
，
實
際
付
出

並
傳
播
我
們
那
愛
的
光
芒
，
讓
社
會
充
滿
光
和
熱
。 

光
與
熱
，
北
歐
人
們
格
外
珍
惜
，
一
年
到
頭
幾
乎
都
是
冬
天
，
僅
有
的
短

暫
且
涼
快
的
夏
天
能
讓
他
們
體
會
太
陽
神
偉
大
的
福
音
。
我
們
卻
天
天
享
受
著

阿
波
羅
灑
下
的
金
粉
然
而
不
知
飲
水
思
源
。
這
樣
的
我
們
不
知
珍
惜
，
也
不
知

何
謂
真
正
的
蠟
燭
所
散
發
出
的
光
。
你
知
道
嗎
？
當
空
氣
中
洋
溢
著
幸
福
，
當

這
世
上
瀰
漫
著
溫
馨
，
我
們
將
發
現
處
處
皆
溫
情
；
當
黑
暗
中
缺
少
了
熱
火
的

溫
暖
，
當
無
助
時
缺
乏
了
他
人
幫
助
的
雙
手
，
我
們
便
覺
得
身
陷
泥
淖
，
痛
苦

不
堪
。
原
來
世
上
需
要
蠟
燭
和
火
苗
的
人
多
如
恆
河
沙
數
哇
，
點
著
快
樂
的
蠟

燭
，
吃
著
美
味
的
蛋
糕
，
我
們
是
身
在
福
中
不
知
福
。 

德
雷
莎
修
女
說
：
「
我
們
不
能
做
大
事
，
但
我
們
能
以
大
愛
做
小
事
。
」

就
算
是
微
薄
的
捐
獻 

小
小
的
幫
助
，
她
以
心
中
的
大
愛
點
亮
了
無
數
的
蠟
燭
，

不
管
是
殘
缺
的
蠟
燭
，
不
管
是
傷
心
的
蠟
燭
，
散
發
出
溫
暖
的
光
芒
就
是
快
樂

的
蠟
燭
。 

我
喜
愛
蠟
燭
，
當
蠟
燭
點
起
，
我
們
要
歡
欣
，
我
們
要
覺
悟
。
幕
鼓
晨
鐘
，



警
世
的
點
醒
，
我
們
要
四
處
燃
燒
心
中
的
蠟
燭
，
因
為
它
像
冬
陽
，
適
時
而
溫

暖
，
它
如
花
香
，
芬
芳
而
怡
人
。 

光
和
熱
、
愛
與
希
望
、
情
意
和
幸
福
、
快
樂
和
歡
欣
、
感
恩
和
惜
福
，
我

從
短
小
蠟
製
的
芯
，
從
它
散
發
出
的
熱
，
得
到
莫
大
的
祝
福
及
領
悟
，
我
們
必

須
四
處
創
造
點
起
蠟
燭
的
機
會
，
這
也
正
是
莘
莘
學
子
課
業
之
外
所
應
當
學
習

的
吧
！ 



緊
握
與
放
手
之
間 

在
電
影
「
臥
虎
藏
龍
」
中
有
這
樣
的
一
個
場
景
，
男
女
主
角
坐
在
一
個
涼

亭
之
中
，
背
景
是
一
片
翠
綠
的
竹
林
，
涼
風
徐
徐
的
吹
來
，
一
片
與
世
無
爭
的

怡
然
自
得
。 

之
中
有
一
句
對
白
是
這
樣
說
：
「
我
的
師
父
常
說
，
把
手
握
緊
裹
面
什
麼

也
沒
有
，
把
手
放
開
，
你
得
到
的
是
一
切
！
」 

在
那
樣
的
一
個
心
情
、
那
樣
的
一
個
場
景
之
中
，
這
句
話
深
深
的
憾
動
我

心
。  

 

在
電
影
中
，
男
女
主
角
為
了
世
俗
的
禮
教
規
範
，
壓
抑
著
自
己
的
感
情
，

最
後
終
究
還
是
悲
劇
收
場
。
令
人
不
禁
聯
想
在
現
貫
的
生
活
之
中
，
是
不
是
也

是
如
此
呢
？ 

 
   

人
總
是
對
幸
福
是
那
樣
執
著
的
，
即
使
幸
福
是
那
麼
的
未
知
，
還
是
那
樣

的
不
顧
一
切
的
伸
手
爭
取
，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手
便
越
握
越
緊
，
就
算
是
這
樣
的

緊
握
幸
福
依
舊
消
失
無
蹤
。
到
後
來
心
傷
了
、
力
倦
了
，
打
開
了
雙
手
卻
發
現

什
麼
也
沒
有
。
是
該
怨
天
尤
人
嗎
？
還
是
感
嘆
時
不
我
與
呢
？
也
許
兩
者
都
不

是
吧
，
就
只
是
因
為
太
過
於
執
著
了
而
使
幸
福
遠
走
。-  

 
   

但
是
也
有
一
些
不
同
的
人
，
他
們
不
喜
歡
太
過
於
複
雜
的
情
感
而
笑
著
交

出
自
己
的
真
心
，
攤
開
了
雙
手
送
出
了
教
笑
也
放
開
了
執
著
，
卻
換
來
了
滿
手

的
幸
福
！ 



 
   

為
什
麼
會
有
這
樣
的
差
異
呢
？
不
是
要
努
力
的
爭
取
才
能
得
到
自
己
想

要
的
一
切
！
軟
弱
了
只
是
等
著
被
擊
倒
而
已
。
我
想
，
這
有
著
追
求
層
次
的
不

同
吧
。  

 
   

物
質
的
追
求
及
精
神
的
滿
足
是
不
相
同
。
在
物
質
上
的
執
著
或
許
可
讓
你

得
到
滿
足
，
因
為
這
是
一
個
競
爭
如
此
激
烈
的
社
會
。
不
過
精
神
的
滿
足
和
契

合
通
常
不
是
如
此
，
執
著
太
過
，
給
人
的
就
是
一
種
咄
咄
逼
人
的
感
覺
。
如
此

淂
來
的
幸
福
是
真
的
嗎
？ 

 
   

「
有
時
候
你
贏
了
，
但
其
實
是
你
輸
了
。
」
這
是
電
影
「
美
夢
成
真
」
中

的
一
句
對
白
！  

 
   

或
許
當
你
緊
握
著
時
，
你
覺
得
你
控
制
了
一
切
，
但
是
那
是
一
種
空
虛
的

滿
足
。
因
為
到
了
最
後
你
發
覺
什
麼
沒
有
，
更
因
為
你
緊
握
著
雙
手
別
人
要
給

你
些
什
麼
，
都
從
你
的
雙
手
滑
落
。 

 
   

你
未
曾
打
開
那
有
接
受
呢
？
這
樣
算
是
贏
嗎
？
不
如
去
看
看
那
些
放
開

雙
手
的
人
，
或
許
一
開
始
你
看
到
的
都
是
別
人
從
他
的
手
中
拿
走
許
多
，
但
是

耐
心
點
，
你
會
慢
慢
發
覺
他
的
手
中
多
了
許
多
未
曾
見
過
的
，
那
是
除
了
他
自

己
以
外
別
人
回
饋
的
真
心
，
不
為
什
麼
，
就
只
因
為
他
的
心
、
他
的
雙
手
都
是

打
開
的
，
別
人
可
以
輕
易
的
給
予
而
從
不
錯
失
。-

 -  

 
   

這
樣
的
話
，
算
是
輸
了
嗎
？
其
實
輸
贏
只
在
一
念
之
間
而
已
吧
。
看
看
自

己
從
那
一
個
角
度
來
衡
量
自
己
罷
了
。 



 
   

聽
過
佛
家
的
一
句
名
言
吧
：
「
捨
得
、
捨
得,

有
捨
才
有
得
。
」
這
句
話

應
能
為
緊
握
和
放
手
做
一
個
詮
釋
了
。
在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相
處
不
就
是
如
此
，

先
將
自
己
的
真
心
給
人
，
別
人
才
會
也
將
自
己
的
誠
心
給
你
，
真
誠
的
心
就
從

相
互
的
給
予
中
開
始
，
然
而
彼
此
才
開
始
得
到
自
己
想
要
的
，
不
論
是
一
份
友

誼
、
一
點
認
同
，
或
是
一
份
難
得
的
愛
情
。
都
是
如
此
了
吧
，
我
想
。 

 
   

或
許
有
些
人
會
覺
得
這
樣
太
一
廂
情
願
了
，
有
時
候
你
的
真
心
可
能
變
成

了
別
人
的
笑
柄
。
但
是
就
這
樣
而
害 
怕
前
進
嗎
？ 

 
   

笑
就
任
由
他
們
去
笑
吧
，
你
們
無
法
交
心
，
並
不
代
表
別
人
也
是
如
此
啊
。

相
信
一
定
會
有
人
了
解
你
的
，
十
次
中
只
要
有
一
次
成
功
，
那
就
是
你
這
輩
子

最
珍
貴
的
記
憶
了
。  

 
   

最
後
以
電
影
風
雲
之
中
的
一
句
對
白
來
做
個
結
束
吧
：
「
凡
事
太
盡
，
緣

份
早
盡
！
」 

 
   

電
影
真
是
反
映
著
人
生
的
百
態
呢
，
對
不
對
？ 



成
績
與
學
歷
的
價
值           

林
瑞
富 

我
相
信
有
自
覺
的
青
少
年
朋
友
，
都
感
受
到
考
試
成
績
帶
來
的
壓
力
。
這

種
壓
力
有
如
夢
魘
，
纏
住
了
七
魂
六
魄
，
逃
無
可
逃
。
那
是
父
母
、
師
長
、
社

會
的
絕
對
價
值
標
準
，
就
如
同
四
維
八
德
那
麼
天
經
地
義
。
結
果
天
真
爛
漫
的

小
學
生
，
就
為
了
成
績
，
開
始
默
默
承
受
了
自
己
興
周
遭
給
他
的
否
定
和
批
判
。

以
後
有
了
升
學
競
爭
，
進
不
了
明
星
學
校
的
，
入
了
所
謂
二
三
流
學
校
的
，
年

紀
輕
輕
就
烙
上
失
敗
主
義
的
烙
印
。
自
己
也
自
然
而
然
地
自
認
低
人
一
等
，
對

明
星
學
校
的
學
生
，
有
仰
之
彌
高
之
感
。
這
種
情
形
漫
延
到
大
學
、
研
究
所
、

到
博
士
學
位
，
程
度
一
直
加
深--

我
們
是
盲
目
崇
拜
學
歷
和
迷
信
考
試
的
民

族
。 

美
國
西
點
軍
校
曾
經
為
畢
業
生
的
成
就
，
做
了
教
育
成
果
的
追
蹤
調
查
，

發
現
成
為
四
星
或
五
星
上
將
的
，
大
多
是
第
五
名
到
第
十
五
名
的
學
生
，
而
艾

森
豪
將
軍
則
名
列
第
六
十
幾
。
這
個
調
查
的
結
論
是
：
第
一
名
到
第
三
名
的
學

生
，
通
常
較
專
注
於
有
限
的
課
業
，
而
對
於
無
限
的
、
課
程
以
外
的
學
識
，
往

往
缺
乏
注
意
，
久
而
久
之
，
就
不
能
成
為
綜
覽
全
局
的
大
將
之
才
；
他
們
傾
向

於
記
憶
及
接
受
既
有
的
知
識
而
缺
乏
創
造
性
和
活
力
。 

英
國
大
政
治
家
邱
吉
爾
小
學
時
成
績
不
好
，
飽
受
老
師
的
鞭
笞
，
畢
業
會

考
也
不
及
格
，
以
後
的
學
校
成
績
一
直
沒
有
好
過
。
然
而
他
以
後
的
政
治
成
就

和
文
學
造
詣
，
卻
是
舉
世
所
公
認
的
。
我
國
文
學
名
家
施
耐
庵
、
吳
敬
梓
、
羅

貫
中
、
曹
雪
芹
、
金
聖
嘆
等
等
，
都
是
人
間
奇
才
，
但
他
們
都
是
科
場
失
意
的

人
。
古
代
科
舉
考
試
似
乎
不
失
為
較
公
正
的
士
大
夫
晉
身
之
道
，
但
是
用
現
代

的
眼
光
來
看 

，
那
種
考
試
，
能
否
拔
舉
真
才
，
卻
大
有
疑
問
。 

我
們
也
許
得
想
想
，
目
前
的
教
育
方
法
是
否
合
理
？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你
自
己
是

不
是
能
突
破
框
框
，
悠
遊
於
獨
立
創
造
性
的
思
考
，
真
正
為
讀
書
而
讀
書
？ 



荖
濃
溪
畔
的
六
龜             

劉
克
襄 

冬
初
時
，
前
往
六
龜
旅
行
，
是
要
去
圓
夢
的
：
因
為
在
台
灣
自
然
誌
的
光
譜
中
，

六
龜
是
最
亮
的
一
顆
。 

 
   

我
隨
身
攜
帶
了
兩
個
背
包
。
小
背
包
掛
在
肩
上
，
裡
面
擺
著
地
圖
、
衣
物
、

望
遠
鏡
和
鳥
類
圖
鑑
，
輕
盈
而
無
負
擔
；
大
背
包
卻
扛
在
心
上
，
存
藏
著
百
年

來
各
類
有
關
六
龜
地
區
的
自
然
人
文
，
沉
重
得
難
以
負
荷
。 

 
   

凌
晨
，
我
和
同
事
小
曾
從
台
北
南
下
，
抵
達
六
龜
時
，
正
逢
清
晨
的
霧
雨
，

這
是
欣
賞
六
龜
的
好
時
機
。
陰
雨
的
六
龜
曾
被
譽
為
台
灣
的
桂
林
。
一
百
年
前
，

英
國
攝
影
家
湯
姆
生
扛
著
笨
重
的
攝
影
器
材
，
抵
達
荖
濃
溪
西
岸
，
仰
望
十
八

羅
漢
山
時
，
就
如
此
讚
歎
：「
二
百
公
尺
高
的
連
續
險
岸
聳
然
壁
立
，
俯
瞰
著

乾
河
床
，
成
為
筆
墨
難
以
形
容
的
迷
人
風
景
。
」；「
世
界
上
已
難
有
一
地
，
能

指
望
比
台
灣
的
自
然
環
境
更
好
了
。
」
荖
濃
溪
源
自
北
邊
的
玉
山
，
穿
越
我
們

島
上
最
晚
探
勘
的
南
玉
山
區
，
流
經
這
裡
時
，
將
大
地
劃
分
成
二
個
世
界
。
百

年
前
，
東
岸
仍
然
是
布
農
族
的
國
土
，
西
岸
到
月
世
界
的
惡
地
形
才
散
居
著
平

埔
族
，
與
漢
人
混
居
。
但
百
年
後
，
走
在
六
龜
的
街
上
，
誰
是
平
埔
族
的
後
裔

已
難
辨
識
。
溫
馴
、
誠
實
的
平
埔
族
早
被
漢
人
同
化
，
對
岸
的
布
農
族
也
遷
移

了
，
部
落
舊
址
杳
然
無
存
。 

 
   

不
同
的
時
代
，
不
同
的
旅
行
方
式
。
我
們
搭
乘
這
世
紀
對
自
然
最
具
威
脅

性
的
交
通
工
具-

-

汽
車
，
帶
著
透
過
車
窗
所
擁
有
的
、
了
無
意
義
的
地
理
印
象
，



輕
易
渡
橋
；
然
後
，
換
搭
林
試
所
的
吉
普
車
，
前
往
十
五
萬
分
之
一
地
圖
仍
然

沒
有
登
記
的
南
鳳
山
。
地
圖
上
雖
然
沒
有
姓
名
，
南
鳳
山
可
是
小
巨
人
，
海
拔

高
達
一
千
七
百
公
尺
。
頂
峰
旁
的
小
屋
，
像
隻
赤
腹
山
雀
般
，
小
巧
地
偎
在
它

的
肩
上
。
今
晚
，
我
們
準
備
在
那
裡
與
森
林
過
夜
，
明
晨
再
翻
山
去
扇
平
。 

 
   

鳥
畫
家
何
華
仁
，
戴
著
野
鳥
學
會
的
迷
彩
帽
，
站
在
一
座
小
橋
，
等
候
我

們
。
瘦
小
的
他
，
才
在
六
龜
蟄
居
一
年
，
如
今
卻
是
最
熟
悉
這
裡
動
物
地
理
相

的
人
。
過
了
橋
，
吉
普
車
吃
力
地
爬
上
陡
坡
，
顛
簸
地
穿
過
濃
霧
的
林
間
小
道
。 

 
   

車
上
，
除
了
司
機
，
我
們
三
位
旅
行
人
，
還
載
著
兩
天
的
口
糧
：
粗
麵
、

麵
筋
、
瓜
子
肉
罐
頭
。
台
灣
的
山
上
已
有
太
多
垃
圾
，
隨
身
只
帶
這
些
吃
的
東

西
，
夠
了
。 

 
   

吉
普
車
穿
過
山
黃
麻
的
山
麓
，
進
入
台
灣
杉
的
世
界
；
我
們
正
經
過
典
型

的
台
灣
中
海
拔
。
日
子
入
秋
，
檸
檬
桉
正
要
嘩
然
落
葉
，
仍
有
其
他
草
木
勇
健

地
迎
向
寒
冬
的
天
空
。
每
處
山
坡
都
有
裡
白
蔥
木
傲
然
盛
開
的
金
黃
圓
椎
花
叢
、

山
芙
蓉
熱
烈
綻
放
的
粉
紅
花
蕊
，
它
們
使
入
冬
的
山
有
朝
氣
蓬
勃
的
錯
覺
。
南

部
的
森
林
大
抵
是
這
樣
，
總
覺
得
少
了
一
個
冬
天
。 



深
夜
的
嘉
南
平
原 

 
 
 
 
 
 
 

陳
芳
明 

北
斗
七
星
垂
直
閃
爍
時
，
你
或
已
沉
睡
。
我
依
稀
辨
識
你
解
衣
散
髮
，
寧

靜
地
讓
裸
露
的
身
軀
舒
放
在
黯
淡
的
星
光
下
。
這
是
第
幾
度
，
我
又
與
你
相
遇

在
蒼
茫
沉
鬱
的
夜
色
中
。 

離
開
你
，
我
不
曾
哭
泣
。
再
見
到
你
，
我
已
熱
淚
盈
眶
，
因
為
那
總
是
發

生
在
深
夜
的
夢
裡
。
這
時
，
你
是
平
躺
的
島
嶼
，
我
假
裝
與
你
一
起
併
肩
臥
下
。

推
窗
迎
接
夜
涼
，
正
好
望
見
北
斗
七
星
冷
冷
地
發
光
，
我
才
驚
覺
自
己
擁
住
的
，

只
是
一
張
北
半
球
的
地
圖
。
啊
，
我
剛
作
完
一
場
與
地
圖
等
高
同
寬
的
夢
。 

這
一
切
，
都
只
為
了
習
慣
地
回
首
看
你
。
經
過
了
這
麼
長
久
的
別
離
，
你

仍
是
我
最
牢
固
的
信
仰
。
窗
外
的
江
湖
，
物
換
星
移
，
而
我
總
是
以
整
個
不
眠

的
夜
，
以
織
熱
的
心
，
記
取
你
回
憶
你
。
我
仍
細
數
春
日
的
柔
雨
，
夏
日
的
暴

雨
，
秋
日
的
苦
雨
，
冬
日
的
寒
雨
。
在
深
深
的
記
憶
裡
，
你
永
遠
是
我
暖
和
的

嘉
南
平
原
。 

你
應
該
知
道
這
是
五
月
。
蛙
在
田
裡
繁
殖
，
魚
在
水
底
受
精
。
在
想
像
中
，

你
以
一
片
空
曠
的
草
原
迎
接
我
，
以
含
蓄
的
河
川
，
以
大
膽
的
山
巒
。
我
赤
足

向
你
奔
來
，
若
是
我
踏
著
歌
聲
而
來
，
那
一
定
是
頌
讚
你
的
送
抱
，
我
的
投
懷
。

而
今
，
我
卻
把
自
己
囚
禁
在
深
濃
的
黑
夜
，
藉
著
黯
淡
的
星
光
，
遙
望
你
的
身

軀
，
煎
熬
我
的
心
靈
。 

因
為
，
我
時
常
在
子
夜
守
候
，
猶
如
我
那
年
坐
在
微
風
的
山
頭
。
彷
彿
，



我
又
回
到
少
年
的
時
光
，
進
入
全
新
的
浪
漫
時
期
，
我
嘗
試
以
曲
折
的
言
語
來

表
達
我
的
感
情
。
在
煎
熬
中
，
我
耿
溺
於
精
緻
的
隱
喻
，
繁
複
的
象
徵
，
似
乎

我
的
胸
懷
就
端
著
一
張
神
秘
難
解
的
星
圖
。
我
是
多
麼
希
望
，
我
們
一
同
坐
在

一
顆
擦
亮
的
晨
星
下
，
攜
手
解
析
你
的
苦
澀
、
我
的
困
頓
。
此
刻
，
我
只
能
重

新
為
每
一
顆
星
辰
命
名
，
讓
每
一
個
名
字
都
與
愛
情
相
關
。
只
因
我
深
信
，
所

有
照
耀
我
的
星
光
，
也
同
樣
會
降
臨
你
、
點
燃
你
，
即
使
是
一
顆
晦
暗
的
二
等

星
。 

你
當
不
難
了
解
我
這
幾
年
來
在
旅
途
上
的
受
創
，
顛
撲
的
路
，
迎
面
的
風

塵
，
不
斷
阻
擋
我
的
前
進
。
我
孤
獨
地
為
自
己
敷
藥
療
傷
，
一
次
又
一
次
舔
淨

我
的
血
跡
；
每
當
在
我
最
疲
備
的
時
候
，
就
自
然
而
然
的
想
起
了
你
。
我
的
靈

魂
已
折
磨
成
一
排
歷
霜
的
樹
幹
，
你
可
以
讀
出
一
些
時
間
的
創
痕
，
一
些
錯
綜

複
雜
的
刀
割
紋
路
。
但
是
我
要
告
訴
你
，
受
傷
的
靈
魂
仍
然
把
你
當
做
最
後
的

依
靠
；
我
的
年
輪
有
多
少
，
思
念
你
就
有
多
深
。 

我
不
會
輕
言
失
敗
的
，
因
為
我
知
道
你
會
給
我
力
量
，
給
我
希
望
與
再
生
。

曾
經
，
我
在
雪
融
後
的
池
水
中
，
發
現
一
片
殘
敗
的
楓
葉
底
下
竟
有
一
朵
花
形

的
投
影
；
啊
，
那
是
一
朵
複
辦
多
重
的
花
，
周
圍
還
環
繞
著
光
軍
，
摧
燦
亮
麗
。

那
不
就
是
我
的
心
投
影
嗎
？
在
大
雪
之
後
，
春
分
之
前
，
就
有
一
朵
花
來
向
我

預
告
生
命
的
滋
長
，
那
是
今
年
我
向
你
揮
別
，
你
不
曾
許
諾
，
因
為
你
不
輕
易

許
諾
了
。
現
在
我
主
動
向
你
許
諾
，
一
個
流
落
的
人
終
於
走
向
你
，
終
要
回
到



你
的
懷
抱
。 

讓
我
向
你
坦
白
招
供
吧
！
有
一
度
我
曾
陷
入
矛
盾
的
深
淵
。
我
竟
然
不
敢

為
我
的
愛
辯
護
，
冥
冥
中
有
人
以
敵
視
的
眼
睛
看
你
、
看
我
。
我
的
信
念
緊
緊

攫
住
我
的
靈
魂
，
有
一
種
聲
音
低
沉
警
告
；
這
種
愛
是
不
潔
的
、
背
德
的
。
我

躲
在
我
的
心
室
暖
江
，
突
然
不
知
道
如
何
詮
釋
這
一
切
。
那
時
，
我
決
定
重
新

認
識
我
自
己
，
也
重
新
去
了
解
你
。
我
讓
時
光
倒
流
，
回
到
我
們
先
人
的
歷
史

深
處
。 我

發
現
，
我
們
的
先
人
也
是
這
樣
愛
過
的
。
在
篳
路
藍
縷
的
時
代
，
我
們

的
先
人
就
是
這
樣
留
下
獨
特
的
愛
的
道
德
。
我
要
接
受
的
、
學
習
的
，
就
是
先

人
在
數
百
年
來
所
建
立
的
道
德
，
一
種
與
別
人
全
然
不
同
的
傳
統
。
也
是
在
一

個
深
夜
裡
，
我
突
然
澄
清
了
內
心
的
陰
靈
和
恐
懼
，
非
常
肯
定
地
知
道
如
何
為

你
我
的
愛
賦
予
一
個
全
新
的
定
義
。
從
一
開
始
，
我
就
屬
於
你
的
，
完
完
整
整

屬
於
你
的
。
我
不
過
是
一
度
迷
失
，
一
度
流
落
。
把
應
該
奉
獻
的
奉
獻
出
來
，

那
就
是
我
們
最
初
的
關
係
。 

同
樣
在
那
一
深
夜
裡
，
我
仰
望
北
斗
七
星
一
顆
一
顆
仔
細
地
照
耀
我
，
我

以
感
動
的
心
情
接
納
我
一
生
中
從
未
如
此
澄
澈
過
的
夜
。
我
的
心
，
和
整
個
黑

夜
一
樣
透
明
，
一
樣
年
輕
。
啊
，
暖
和
的
嘉
南
平
原
，
在
星
光
的
閃
爍
中
，
我

終
於
忍
不
住
選
擇
最
庸
俗
的
字
眼
向
你
低
聲
許
諾
：
我
愛
你
。 

這
時
，
你
或
已
靜
靜
沉
睡
，
在
這
樣
紛
擾
的
時
代
，
能
夠
度
過
一
個
寧
靜



的
夜
，
就
是
一
種
幸
福
。
我
依
稀
辨
識
你
解
衣
散
髮
，
讓
裸
露
的
身
軀
舒
放
在

黯
淡
的
星
光
下
。
我
虔
誠
地
跪
下
來
，
猶
如
我
年
少
時
代
跪
向
一
顆
升
起
的
晨

星
。
我
答
應
你
，
回
到
你
的
懷
抱
之
後
，
便
不
再
離
開
你
了
。 



殘
局
中
的
生
機             

簡
又
新 

人
生
是
一
段
不
斷
重
複
著
「
正
弦
曲
線
」
式
經
驗
的
過
程
。 

生
活
的
高
潮
難
求
永
遠
維
持
上
揚
的
方
向
於
不
墜
，
即
令
是
情
緒
，
都
有

低
落
的
時
候
。 

有
多
少
人
就
此
仆
跌
在
下
滑
的
曲
線
上
，
委
頓
放
棄
了
一
切
！
而
我
則
一

向
是
鼓
勇
自
己
，
坦
然
面
對
這
種
局
勢
的
。 

在
我
看
來
，
正
弦
曲
線
式
的
經
驗
並
不
可
恥
，
也
不
可
怕
。
氣
餒
只
是
人

性
的
弱
點
之
一
。 

我
個
人
的
習
慣
是
不
到
最
後
成
功
的
關
頭
，
隨
時
都
做
好
奮
力
衝
刺
的
準

備
。
而
我
也
總
是
提
醒
自
己
，
在
過
程
中
不
忘
記
冷
靜
回
顧
，
在
必
要
時
刻
調

整
步
伐
，
並
預
估
可
能
面
對
的
不
利
局
勢
。 

我
的
方
法
是
，
首
先
把
心
情
穩
定
下
來
，
問
題
一
一
條
列
出
來
，
認
真
的

思
考
、
記
錄
。
並
且
勤
於
設
問
，
多
請
教
別
人
，
以
不
斷
刺
激
自
己
的
思
慮
。 

通
常
，
我
由
面
對
殘
局
中
獲
得
的
回
饋
，
是
過
程
中
不
斷
自
我
鼓
勵
、
自

我
挑
戰
所
獲
致
的
智
慧
開
拓
，
和
人
格
的
更
趨
成
熟
。 

這
些
，
都
是
我
下
一
次
再
奮
進
的
資
源
。 

我
以
為
人
可
貴
的
地
方
，
是
能
為
自
己
安
排
一
種
生
活
的
方
式
，
界
定
自

己
生
命
的
意
義
，
而
為
自
己
選
擇
一
條
路
，
有
機
會
去
創
造
前
程
。 



因
我
挺
有
這
些
權
利
，
我
一
向
要
自
己
不
是
只
做
對
的
事
，
而
是
要
仔
細

把
事
情
做
得
對
、
做
得
好
；
不
要
只
做
自
己
喜
歡
的
、
會
做
的
事
，
更
要
做
自

己
不
喜
歡
、
不
會
做
的
事
。 

面
對
並
且
不
放
棄
任
何
一
個
低
潮
點
，
在
逆
境
中
收
拾
殘
局
；
在
順
勢
中
透
視

繁
華
的
表
象
，
不
斷
開
拓
視
野
，
不
計
成
敗
，
便
再
也
不
能
減
損
絲
毫
「
為
人
」

的
快
樂
。 


